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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源于楚风影响

——兼谈墨子里籍问题

杨晓宇

墨子里籍问题，因《史记》等古史无明确记载，自汉代高

诱至今史学界论说纷坛，其中外国说与少数民族说早已销声匿

迹，宋国所在地的商丘对宋国说认为查无实据，亦不再坚持，

而孙诒让所一力主张的鲁国说也因证据不足而罢言，按史学研

究中的一般情况看，四说绝其三，而鲁阳说便理所当然地鼎居

于典。然而，由于近年受名人效应的急功近利思想驱使，山东

省滕州市籍的一些学者在一无史载、二无确论的情况下，突然

对鲁阳说进行发难，一力主张墨子里籍在山东滕州，即古滕国

（张知寒、李永先称墨子为小邾国人亦鲁国人，此说大谬。潘

民中先生在《墨子里籍滕州说》一文中评判甚明，故不多谈），

并采取先入为主、先声夺人的手法，连续召开研讨会，进行广

泛的舆论宣传。笔者认为，从发展本地经济方面讲，此种做法

有情可原，而从史学研究角度看，就未免强史所难，令人不能

不深感遗憾，其匆匆忙忙为墨子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辩学始祖

开具的“临时户口”也是靠不住的。有关墨子里籍在鲁阳的论

证，近年国内诸多学者纷纷撰文相举，本文只从墨子尊天明鬼

思想的渊源上，来谈一下墨子的楚人特征。

一、 尊天明鬼思想在《墨子》一书中的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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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知道，《墨子》一书历战国至强秦尚存七十或七十一

篇，到了汉代，特别是董仲舒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

武帝采纳之后，百家地位一落千丈，而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家，

更成为挞伐之的，自此近两千年内墨学便一蹶不振。到《隋

书·经籍志》、梁代典籍《子钞》、唐代《意林》均记十五或十

六卷，清代墨学复起，是因为有了毕源、武亿等史学大家的倡

导与钩沉，才整理出了宋残存本《墨子》五十三篇，即现在所

见到的本子。毕源在其《墨子叙》中明确解释汉代高诱《吕氏

春秋注》中的“墨子，鲁人也”为“鲁即鲁阳，春秋时属楚，

古人于地名两字，或单举一字，是其例也。”“鲁国境非鲁卫之

鲁，不可不察也”。

在《墨子》五十三篇中，有数篇都表现了墨子的尊天明

鬼思想，其中并有《天志》上中下三篇，《明鬼》下一篇，专

章进行了论述。如《天志》曰：天下有义则生，无义则死；有

义则富，无义则贫；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；然则天欲其生而恶

其死，欲其富而恶其贫，欲其治而恶其乱，此我所以知天欲义

而恶不义也，又说：“且夫义者政也，无从下之政上，必从上

之政下。是故庶人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已而为政，有士政之。士

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已而为政，有将军大夫政之。将军竭力从事。

未得次已而为政，有三公诸侯政之。三公诸侯竭力听政，未得

次已而为政，有天子政之。天子未得次而为政，有天政之。天

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，天子之士君子固明知。天为政于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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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，天下百姓未得明知也。”墨子在此，把为政之等级讲得很

明白，那就是天下各阶层均要听命于天子。就此而言，好像与

儒家的天命思想一样，其实不然，墨子的尊天思想，是以天为

最高准则，以“天义”为行为规范，不但约束百姓，同时也约

束天子。而儒家却是奉行皇权天授思想，即天子代表天来政天

下，一切以天子的意思为最高准则。因而我们说，墨子的尊天

思想要比孔子的天命观更受臣民们的欢迎，从《明鬼下》中，

我们也可看出墨子是把“鬼”的力量视为大于常人甚至超于天

子，他列举了杜伯与周宣王、句芒与郑穆公、庄子仪与燕简公

以及《周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夏书》中诸多记载天子不义，祸及臣

民，而臣民变鬼后施以报复的故事，并说：“虽有深溪博林、

幽涧无人之所，施行不可以不谨，见有鬼神视之”。墨子认为，

凡圣贤之王，上尊天意，中事鬼神，下爱臣民，因而天也会说，

这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兼而爱之，我所利兼而利之，爱人的人

胸怀博大，利人的人德义宽厚，因此才让他也得到报应，亡掉

天下。“然则桀纣幽厉，得其罚何以也？其事上诟天，中诟鬼，

下贱人”。（《明鬼下》）所以天让他不得终其寿，被称为暴王。

墨子明鬼思想，与孔子儒家之说是相对立的。“孔家是‘子

不语怪力乱神’，墨家偏偏要讲天志，明鬼，两家完全唱的是

对台戏（姜亮夫《楚辞讲绎录》第 102 页）。”那么，墨子尊天

明鬼思想是不是因迷信而落后于孔子呢？恰恰相反，笔者认

为，尊天明鬼思想是墨子的一种手段，目的是让那些握有无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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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的天子、国王、诸侯们有所警觉，不要任意胡为，要从“义”

字出发从事政务，治理国家，多行善事必久立，多行不义必自

毙。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只作皇权的维护者。《墨子》中还有《非

命》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其对天命论的评判，可说是一针见血。

他说道，如果天下百姓都相信命而不去勤恳劳作，那世界就会

越来越糟；天子诸侯都相信命运而不去处理政务，或者为所欲

为，毫无顾忌，天下将会暗淡无光。“上下听治则刑政乱；下

不从事则财用不足……，故命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

利于人，而强执此者，此特凶言之所自生，而暴人之道也！”

（《非命上》）

从以上论述看，《墨子》中的尊天明鬼思想是相当浓的，

表面看，与非命思想形成了矛盾，但从其深层次探讨，即从其

尚同、兼爱、尚贤、贵义的纲上说，其又隐含着内在的统一。

作为一个思想体系，是不可任意分割的，墨子是“把所谓天和

鬼的利益跟老百姓的利益相提并论，甚至不加区分。如说：‘尚

贤者，天鬼百姓之利’、‘鬼之利’、不外是加重‘人之利’的

说明，实际上就是企图证明人间百姓万民利益与天鬼的利益相

一致而得到保障”（任继愈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册第 111 页—

112 页）。关于这一点，留待另文专述，此不赘言。

二、楚文化是墨子尊天明鬼思想产生的土壤。

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，楚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脉

支系，它与中原文化、齐鲁文化、燕赵文化、吴越文化、三晋



5

文化等一起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华夏文化巨流，承载着中华民

族五千年的文明之舟。而楚文化因其所处地域关系，如相融三

苗、近临东巴、面对沅湘、远及百越等，被中原诸夏视为荆蛮。

祝发纹身，筚路蓝缕，以处草莽。其巫文化的特点尤其较中原

各部族突出。在《左传》中，言及楚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甚

至设官传嗣等种种事情，都有用卜筮来定夺可否的记载。可以

说，占卜对楚人来说具有无上的威力，这就说明，尊天明鬼思

想是楚国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深信不疑的。有关这一点，读读

楚辞就知道了。楚辞中就有《天问》《卜居》《东皇太一》《云

中君》《山鬼》《湘君》等，而作为反映屈原学术思想的诗章《天

问》，那一连串的发问，明为问天，实在问人，墨子“把浪漫

的东西如神话等，作为学理来使用，成为诸子之一，而屈原的

作品则是把神话同他的感情揉合一道，充分表达了他的感情”

（姜亮夫：《楚辞讲绎录》第 102 页）。如果我们把二者来比较

一下就明白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屈原是用艺术语言极尽对“天”

的期望，墨子是用思辨来陈述“天”对人世万物的主宰力量；

屈原对于天德背道而驰的现实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，墨子则冷

静地对违背天义者给以警告与批判；屈原只是罗列了发生在自

己身边的不平现象，墨子却一语道破产生这些不平现象的原

因。我们当然不能对屈原这样的伟大文学家和墨子这样的伟大

思想家的不同表达方式苟求一致，但在尊天明鬼思想上所表现

的如此接近，是否可以说，二者会有着某种文化习俗的影响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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渊源。“大抵春秋末期，尤其是战国以来的诸子，关于一切事

物的认识，都有着自己的逻辑形式，而其中分析最精辟的莫过

于《墨子》”（姜亮夫《楚辞今绎讲录·第九章·（问天）概说》·北

京出版社）那么把一切事物分析得最精辟的墨子，却又有着大

量的尊天明鬼思想，不能不说是有特定的传统文化因素影响。

而这种影响，也只有在楚文化的氛围内才能形成。可能有人会

说，关于尊天思想，诸子中多有涉及，特别是儒家的天命观。

笔者认为，墨子的尊天思想与他们都不同。再就是对卜筮的信

仰，这是与尊天明鬼思想联系在一起的，只有在尊天明鬼思想

支配下，才会绝对相信卜筮的神圣作用，这一点，即使受周文

王所宠信又为历代所推崇的姜子牙，也没有像楚人对卜筮那样

坚信不疑，“周武王伐纣。师次于汜水共头山。风雨疾雷，鼓

旗毁折，王之骖乘惶惧欲死，太公曰：夫用兵者。顺天道未必

吉，逆之未必凶，若失人事，则三军败之，鬼神视之不见，听

之不闻，故智者不法，愚者拘之。若乃好贤而任能，举事而得

时，此不看时日而事利，不假卜筮而事吉，不待祷祀而福从。

遂命驱之前进。周公曰：‘今时太岁逆，龟灼吉凶，卜筮不吉，

星凶为灾。请还师。’太公怒曰：‘今纣剖比干，囚箕子，以飞

廉为政，伐之有何不可？枯草朽骨，安可知乎？’乃焚龟折蓍，

率众先涉。武王从之，遂灭纣。”（《诸子集成·孙子十家注》

第六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）。以神算著称百世的姜太公尚且如

此，可见卜筮只是统治者借神力以达目的的手段，但楚人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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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这样，一切以卜筮之意是从，尊天明鬼思想是深入到灵魂深

处的。如楚惠王在决定谁任令尹时，即以放卜来决定。白公之

乱时，陈国恃其聚而侵楚，内忧外患之时，楚王在选帅的问题

上，亦以放卜得武城尹吉，便让武城尹帅师取陈。楚昭王救陈

屯军城父，病于军中，亦以枚卜定吉凶，后死于城父。这些记

于楚典中的史实，足以说明枚卜在楚人生活中的地位。而墨子

游鲁国，曾两次对鲁国的祭鬼神风气进行评价，认为是“施人

薄而望人厚”的虚假习俗，持以否定，我们也可由此看出，墨

子之明鬼与齐鲁之祭鬼是完全不同的，怎能认定其是鲁国人而

非楚国人呢？

从以上诸方面的比较看，墨子的尊天明鬼思想无疑是与

楚文化靠近的，任继愈先生说：“墨子相信有意志的天以外，

又相信鬼神。他跟执无鬼论者辩论，曾经运用他的三表，证明

鬼神实有……墨子崇信鬼神的用意，如同他提倡天志一样，不

是为了欺压百姓，恫吓万民。相反，主观上是为了百姓人民的

利益（《中国哲学史》第一册第 111 页）”。虽然如此，但一方

文化的沃土成就一方伟大奇士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与必

然，中原齐鲁文化，造就了管仲、孔子、孟子、荀况、韩非等

一代硕学，而富于浪漫，滚荡激情的楚文化，也造就了老子、

庄子、屈原、墨子等一代大家，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论

及此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墨子“法夏绌周”思想了，因为作为

楚国鲁阳人，他既受到楚文化的长期影响，又有着中原文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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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印痕，还有着与夏代古文化的历史渊源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

曾言：“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为墨”。（关于这一点，

请祥参敝论《“儒墨同源”与“法夏绌周”考辨》一文）。鲁阳

在夏代为夏地，在商代属应国，周初封于周公，春秋成为楚邑，

而楚为夏禹之后，沿汉水南下而立国，鲁阳及整个楚“方城之

外”，又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点，墨子之远祖墨如，且

为夏禹的老师，这些林林总总，都说明墨子与夏制，与楚国均

有着扯不断、理不乱的关系，限于篇幅，这些只有留待后论了。

总之，墨子尊天明鬼思想显而易见受楚文化的熏陶，说

明他是一个楚国人。墨子里籍在鲁阳乃为历史事实，此为治墨

者所不得不察也。


